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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伟，原籍安徽，现为《生态文化》杂志、《中国林业》
杂志主编，中国生态地学诗派创始人之一，中国生态诗
歌倡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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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风，叫鬼谷子之风。这风，或左或右，或上或
下，你不容易了解它。它无法捕捉，会因势赋形，和强大者
或者弱小者合作，勇于成功，永不消失。

他曾经是一个贵族，但一生并不如意。他想透了命
运，在鬼谷传授兵学，开枝散叶，开创中国最早的军校，让
军事活动开始具有职业化特点。他本不以著书立说为追
求，但他口述的《鬼谷子》，散佚了《转丸》《胠乱》，连《持
枢》也是残篇，却还是历代军事排行榜热点书籍。他就是
鼎鼎大名的鬼谷子，不露真面目的鬼谷子，却时时不灭的
鬼谷子。我们似曾相识，但还是未曾谋其真面。

初夏，来到河南省鹤壁市淇县，年度自行车赛正在当
地举行，商纣时代喧哗的历史好像已经久远，如今城市健
康而发展。穿过大平原，道路两旁的麦浪已经开始翻
滚。现实是那么真实，仿佛过去不再回来，但和鬼谷子的
不期相会悄然而至。

凭高太行高山草原之后，来到了山谷之中，两山簇拥
的山寨大门醒目亮着“云梦山”三个鎏金大字。这个名字
给人有点闲云野鹤的感觉，但是其下有几个字足以引起重
视：中华古军校。左右还有一对字：出将、入相。你可能有
点莞尔，在幽幽的山谷里，何以有一个军校，还升官发财、
前途似锦？进入山谷一看，果不虚然。

进了大门，就看见一辆高约2米的古战车雕塑，坐着
一个将军，指挥若定；一名执戟士兵在一旁站立，策马向
前。在塑像的底座繁体字书：军坛。塑像右侧，立一个小
石碑，上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古代
军事思想研究基地。时间标明为：二 000 年十月一日。
塑像左侧也立一高碑，红漆字书：中华第一古军校——云
梦山。落款：穆青。

向左前走，只见两侧山壁上不断有各种手书，夸赞鬼
谷子的成就。这时，向山里望去，刚才烈日炎炎之下平淡
无奇的大山，突然变得有点波诡云谲起来。大脑才反应过
来，我们到了真正的鬼谷腹地。

鬼谷的山谷不是很大，几千平方米，石窟若干。我听
说全国有好几个省有鬼谷，河南、陕西最有名。其实，鬼谷
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故事和思想。我们到鬼谷
不过是找点启发和感觉，和老先生交流一些气息。

很快就走到了一个平台，道路陡然险峻起来，沿着石
阶向上，看到一排石窟，石窟里有场景再现，依次记载了他
和学生学习时的情况。

鬼谷子，是先秦时期的一位神秘的大神，一辈子以带
出著名的学生而闻名。他培养的大牌学生名单很长：苏
秦、张仪、孙膑、庞涓、尉缭子、商鞅、毛遂、徐福、司马季主
等。他亲手培养了兵家孙膑、庞涓，改变了战国中期的军
事格局；他教育出纵横家苏秦、张仪，改变了战国晚期的争
霸局面。他没有入世，却让世间一切在掌握之中。智慧如
云中之龙，如闪烁的雷电。

在石壁的对面山脚下还有亭庙石洞，石洞很深，约50
多米，据说鬼谷子曾经在里面授课。走进石洞，凉气逼
人。洞里面虽然安静，但是条件不是很好。古代没有灯，
如果点火把看书，估计效果不好。当然，只是听老师讲课，
估计很精彩。对起话来，忘记世外，也未尝不是好事。出
了石洞，看见高处山体里还有洞，有人说是他大徒弟自修
的地方。我们不再爬上去看。

在鬼谷不算大的山谷，我们花了一个小时看过主要景
点。不禁感叹，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鬼谷子触类旁通，确
实是奇异之才。人虽去，留下鬼谷续写着智慧传奇。我被
环境所牵引，卷进遥远的春秋战国，几不能自拔。

下山后，我们在古商汤领导的土地上驰骋。一望无
际的平原上，小麦在接穗，淇河依旧在流淌，还有内城的
河道在疏浚，两岸柳色青青，城市的街道干净有序，当代
的人们平心静气地生活。不远处，标准化的高铁站把淇
县和世界连接。我的心开始带着对鬼谷子的尊敬，奔向
更大更多的城市。

大学时期，我尚年轻，接触过鬼谷子的书籍，看到他潇
洒的一面，看不透背后的纹理。这次去鬼谷，好像为了破
解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历尽各朝各代，他依然还大放光
彩，粉丝备多。曾经有一个统计，他在被后人熟悉的中国
名人里，排行第二，令人称奇。

回到北京，我找来鬼谷子资料，温习起来。忽然之间，
得到一个答案。这也算是我的一个猜想吧。由于鬼谷子
对人心至察，所以他能因势利导，提出飞钳技术。这个技
术集中体现在口才上，几句话术就可以取上将首级。可以
说，只要有人的活动，他的技术就非常有效。

当代社会进入了各国争强时代，虽然技术日新月异，
硬实力固然很重要，但是国家间的竞争，外交、国际斡旋还
是可以左右时代的走向。在摩擦不断的情况下，武力一定
不是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而策士是可以大有作为、大
放异彩的。事实上，美国的基辛格博士等深度影响了世界
的走向，新的策士还在发挥作用。

除此之外，鬼谷子方法还可以用在商业竞争、人体健
康诸多方面。想到这里，我不由得口占一首：一本《鬼谷
子》，袒露成功心；闲暇翻两页，胜读几世纪。

鬼谷子之风

红树林是南海边的一种特有景观，所
谓红树林，就是长在海水中的树。有灌木
有乔木，常见品种：秋茄树、草海桐，桐花
树、无瓣海桑，老鼠簕等等。高高低低，互
为犄角。我仔细观察过，几乎所有品种都
开花，分布于每个季节。潮来，浑黄的水淹
没了半截身子。潮退，则露出剑一样的呼吸
根。这些根须一两尺长，坚硬，密密麻麻地
拱卫着红树。它们在涨水时可以浮出水面，
帮助主干呼吸。红树并非天生嗜咸，相反，
即使在海水中，它所需要的和大地上的森
林也没什么区别，不幸被上天弃于此地，必
须夹缝中求生存，如同高山上石缝中的青
松，有人夸赞其坚强英勇，真是站着说话不
腰疼。如果可以选择，谁会主动放弃水草
丰美之地。它们一生都拼命要摆脱什么，
却一代代都摆脱不了。

狂暴的台风到了这里，被红树林一
挡，便如强弩之末。它们站在风浪的最前
沿，最先感知生命的冷暖。正是这一片片
挣扎的树林，涵养着伶仃洋的生机。除了
浮在表面的小螃蟹和跳跳鱼，在树林的根

基下面，生活着各种贝壳类生物，筛目贝、
栉孔扇贝、糙鸟蛤和马蹄螺、凤螺等。仔细
看海边的礁石上，印着一块一块斑驳的白
点，铜钱大小，仿佛人脸上长出白癜风，又
像无端落下来的鸟屎。那是贝壳的残骸。
贝壳硬，石头也硬，天生抵触的两种物品，
生生融为一体。离得太近，天长日久，终于
生发了爱情。在红树林成片的水域，角毛
藻、半管藻、辐杆藻、三角藻、圆筛藻等浮
游藻类，层层叠叠，附在淤泥上，触碰一
下，柔软潮湿。近处看，就像小山一样。看
似肮脏，但有了藻类，便有了新哲水蚤、波
水蚤、真哲水蚤等浮游生物，它们又为各
类鱼虾提供了食物。

整个红树林恰似一座座高楼大厦。在
这林立的大厦上上下下，甚至地下室都有
生命在活动。刘毅在《中国国家地理》上撰
文谈到弹涂鱼：“它们在滩涂上不断掘穴、
搅动泥沙，提升了土壤的通气量，促进了包
括红树植物在内的滩涂植物的生长；它们
取食底栖硅藻、小型动物及尸体，同时又是
众多水鸟和蛇的盘中餐，是潮间带物质和

能量流动不可或缺的一环。”
其实，所有生物都是不可或缺的一

环。那些或缺的，都已经消失了。剩下的，
在这个闭环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
互相依偎着。即便是你吃我，我吃你，也是
依偎着。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红树林则是
地基，是引领者。

有一种海洋现象，名为鲸落。一条鲸
鱼死了，坠入沉寂的，深深的大洋底部，成
百上千种生物可以靠这具庞大的尸体存
活。食肉者兴高采烈，食鳞者趋之若鹜，食
腐骨者不紧不慢。百年时间，一代代繁衍
生息。对那些短暂的生命来讲，这就是天
生的古今多少事，天生的都在笑谈中。终
有一天，所有的所有，彻底被大海消化掉，
只剩蓝色的海水在荡漾。

一棵红树即一头鲸鱼，从头上的叶
子，到树干、树根，每个缝隙里都有生命在
蠕动。一片红树林，便成一个宇宙。它们与
风浪对抗，与海水的咸对抗，互相之间也
依存，也互有攻防，维持着另一种平衡，自
葆生命痕迹。

红树林的世界
王国华

我已离开家乡大别山岳西县多年，每
年春夏之交回家探亲，行驶在高速公路
上，映入眼帘的是漫山遍野的映山红。

映山红，又名杜鹃花，素有花中西施
美誉。她是大别山区花中皇后，是中国十
大传统名花之一，生在山野草丛中，从不
嫌弃山贫土薄，不怕风吹雨打，不畏冰雪
严寒，彼此紧挽着手臂，蓬勃出翠绿的枝
叶，凝聚起坚韧的精神，把根穿透石块崖
壁，长出钢铁般的筋骨，顽强地生存着，一
年又一年地艳丽盛放。

家乡的映山红，面积之大、密度之高、景
观之美，堪称一绝。那漫山遍野的映山红，含
情带笑，娇艳欲滴，花瓣儿密密匝匝，蕊靠着

蕊，瓣贴着瓣，相互依偎竞相辉映，无比惊艳。
站在山巅眺望，绽放的映山红满缀秀色，如一
片彩云霞光，将山岩峭壁轻轻偎抱，远远望
去，如梦如幻，如诗如画，令人目不暇接，无比
震撼，为青山绿水披上了红色霓裳。

这份红根植于革命先烈的红色基因。
岳西县地处大别山腹地，全县现存的336
处革命遗址，记录着这段艰苦卓绝的革命
战争岁月和历史风云。“若要盼得哟红军
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这首《映山红》，不
仅唱出了生活在黑暗之中的革命老区人民
渴盼红军归来的强烈心声，也为我们后人
了解岳西红色历史提供了一个窗口。

这份红反映了新时代家乡人民生活

的红红火火。进入新时代以来，岳武、济
广、无岳等高速公路如条条银龙般相继蜿
蜒铺展，不仅打通了与外界的脉络，也铺
设了一条条走向幸福的希望之路。茶叶、
茭白等土特产走出大山；来岳红色体验、
研学旅行、探险旅游、度假养生的外地游
客络绎不绝。今天的家乡，村庄美了，山间
公路拓宽了，人民群众追梦、圆梦的幸福
大道越走越宽阔。

后来我见过名山大川，看过江河大海，
但始终念念不忘家乡的映山红。这抹红已
融入灵魂、浸入血脉，它时刻提醒我今天安
宁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也激励着我为明
天更加美好的生活而拼搏奋斗。

家乡的映山红
储悦昭

那天，在路边看
到一株丝瓜。它攀
附在屋檐上，似是
要把整个小屋抱进
怀 里 ，丝 瓜尖高高
翘起，直抵天堂。长
长的丝瓜从深碧浅
绿间垂下，宛如一抹
幸福美满的笑容。我
久久地望 着 ，一 时
间情难自已。

小时候，父亲主
外，蹬三轮车、帮人
搬家，母亲主内，在
家陪着我。

她总是穿着大
姨家淘汰下来的衣
服，套着一双粉里泛
白的护袖，刷锅洗
碗、淘米做饭，把家
打 理 得 整 洁 而 温
馨 ——像那些旧衣
服一样干净如新。

母亲自小腿有残疾，走起路来磕磕绊绊。
老家的室内和院子由一道三级台阶连接，我
一步就能跨过去，母亲则要把一只脚踏上去
后，撅着身子，把另一只脚拖上来，重复三次。
早些年，母亲弯下腰，胳膊用劲，自己就能挪
上去，但随着发梢上的雪越来越沉，渐渐地，
她要抓着门借力、拄着拐杖，甚至要我们帮衬
着才能把脚抬上去。

这或许就是母亲很少出门的缘故，平日
里，她最远就是到门口种丝瓜。绿油油的幼苗
张开两瓣小巧的嫩叶，像是婴儿伸出两只肥
嘟嘟的小手要抱抱，这带给了她数不尽的快
乐。她让父亲在院子里的小屋旁架起铁网，供
丝瓜在上面尽情地缠绕、舒展、层层叠叠，在
每一年的夏天，编织出无数迎风招展、花团锦
簇的风景与故事。

母亲很喜欢丝瓜，尤其喜欢它们钻出黑暗
的腐殖质，努力向天空攀登的姿态。不管墙壁
有多粗糙，不管暴雨有多冷酷，它们用柔软的
爪子紧紧攥住任何可以借力的地方，一点点
向上爬。翻上了墙头，盖住了屋顶，直到覆满
了铁网，仍不满足，继续向着二楼进发。这时，
母亲会让父亲拦住它们的势头，摘掉分支的
苗头，或者把藤拽下来。她怕影响到邻居，让
别人心生芥蒂。

等丝瓜成熟后，母亲会烧汤给我喝。搭配
上豆腐，又青又白，在素雅中游荡着一抹清新
与灵动，吐纳出鲜美的好味道。如果丝瓜结得
多，她便装上一袋让我送给隔壁楼的阿姨，那
是她为数不多的好友，她们在一起拉家常的时
候，就像两根藤上的花在铁网上分享同一缕阳
光和微风，嬉笑着，摇晃着。留下来一些丝瓜，
晒干后取囊，就成了刷锅洗碗的“神器”。浮着
油光的水倒在桶里，轻的，她自个儿提着，重
的，就唤我过来，拎到门口，浇在地里。看着丝
瓜把水一点点吸进土里，母亲自嘲地笑道：“我
们都是吃着剩饭剩汤长大的。”

想来，母亲和丝瓜的生命确有着很多重合
之处，不然那些绕着丝瓜花飞舞的蜂蝶，为何
也会盘旋在母亲的头顶？日复一日，母亲笑得
明媚而温柔，年复一年，丝瓜长得繁茂而丰腴。
我猜，母亲和丝瓜也是多年的老友。我也默默
祝愿着，这份不会宣之于口的友谊一定要地久
天长，在每一年的夏天吹响热烈的曲调，又在
秋天结出月牙般的果实。

可惜，母亲本就有心脏病和高血压，又是
在四十岁才将我生下，之后几经手术，元气大
伤了一次又一次，所以堪堪陪伴了我十几年，
便再也扛不住压在生命上的积雪。在一个平
凡得像任何一个不会被铭记的日子里，她突
发脑出血，勉强撑上一周后，撒手人寰。等我
从班级匆匆赶到医院，母亲身上那些救命的
仪器已全被取下，亲戚们围站在母亲两侧，
窃窃私语。姨娘哽咽地对我说：“你妈她，走
了！”我望着那双第一次没有给我回应的眼
睛，呆呆傻傻地站着。

她走了。她终于不用再忍受残疾的折磨
了，生活的苦难也再不会加诸她身，她可以在
天堂里享受着早该到来的幸福和荣光。离去，
于她，也是一种解脱。可我还是流泪了。

这一别，就是永不再见啊。
原来，所有的安慰都只是为走投无路的思

念寻找的催眠表，所有的祈祷都只是思念无处
安放后不得不在眼中逸散开的雾气。

好像就是从那年起，家里不再种丝瓜
了，房子也渐渐空了。或许，丝瓜也怕触景
生情，不愿从地里探出头来。只留下铁网，
在半空中孤零零地担起轻飘飘的风和沉甸
甸的雨。

但台阶还在，我每次走过，都会想起母亲。
那一瘸一拐的身影，扶着墙，深深浅浅地踩着
我的回忆。

酸涩、疼痛。

母
亲
与
丝
瓜

仇
士
鹏

少年的夜，总是湿淋淋的。如我一样
的皖北少年，没日没夜地疯玩，总觉得时
间好不经用，总希望天黑得慢一些，亮得快
一些，就多了很多天光可以去找玩伴们耍。
那时候的皖北乡村，谈不上有什么玩具，隔
河看柳的时候，拧一管柳笛；芦苇葱绿的时
候，把嫩嫩的苇叶放在口唇之间，舌尖抵着
就是一管别样的口琴；竹子用篾刀打了孔，
也能做成一种簧状的乐器，现在想来，每个
乡间少年都是手艺人。

有一年夏日，实在是多雨，天气预报里
总是“淫雨霏霏，连月不开”，母亲穿着雨
靴，从地里拔了些蚕豆回来，也不用洗，就
扔在院子里淋。暴雨把整棵的蚕豆淋得愈
加青绿，蚕豆荚上毛茸茸的东西都结着水
珠的时候，天光暗下来，母亲把蚕豆棵拿到
屋子里来，先摘豆荚，然后是剥豆。

蚕豆很饱满，易剥，蚕豆不像黄豆，个
大，剥起来很有成就感，不多时就是一碗。
我和母亲剥了约莫三大搪瓷碗的时候，终
于剥完，用清水洗了洗。籽粒饱满的蚕豆
在碗内叫嚣着自己的身躯健美。

通常情况下，馋嘴的孩子催娘做饭。
我烧土灶，用衰草引火，劈柴火凶凶

地烧着，不多时，水就在锅内沸成一朵花。
母亲在水中加上一勺盐，两勺油，这样做
是确保煮出来的蚕豆色泽鲜嫩养眼，然后
把蚕豆放到沸水中，加入香叶、八角、茴香
之类的作料，也会在征求我的意见后，放
上一些火红的朝天椒。我通常是不吃辣椒
的，这一次，我同意了，我觉得红辣椒放在
蚕豆中，格外好看。

灶下火舌嘶嘶，锅中咕嘟作响，不多
时，蚕豆的香就溜出来了。蚕豆的香很是
特别，香气中带着沙沙的气息，就好像是
吃蚕豆的那种沙感，经由鼻腔嗅到，和口
感竟然出奇一致。

煮出来的蚕豆要稍稍放凉一些再吃，
热的蚕豆有一种臭臭的气息，这味道唯独
蚕豆有，放凉一些，怪味就不见了。吃蚕豆
的时候，可以连同蚕豆的外皮一起，也可
以轻轻咬开蚕豆的皮，用力一挤，蚕豆内
的豆沙都一股脑儿入口，很是过瘾。

少年时，常在课本上读到鲁迅先生的很

多作品，“茴香豆”是作品中的熟脸儿，一开
始尚不知茴香豆是什么豆，后来方知，就是
母亲所煮的这种加入了茴香的蚕豆。吃茴
香豆后，最宜喝那种茶叶末，旧时，乡人唯
有在春节的时候家里才会买茶叶，喝到夏
天，已经是茶叶末了，黑乎乎的粉，却舍不
得扔掉，可以用来吃炭火茶。吃完了蚕豆，
家大人们会从灶下拿出来一块烧得火红的
木炭，放在大瓷碗内，将萎未萎，然后撒上
茶叶末，上面倒扣上一只小碗，迅速把开水
冲进去，小碗在大碗内咕咚作响两三下，旋
即扣紧，茶的香气冲碗而出，很是劲道，这
样吃的茶，有独特的干香，也能迅速去除口
腔内蚕豆的豆腥味，可谓一物降一物。

至今记得，那些雨夜，窗外浓墨一般
的夜幕，香气盈盈的蚕豆，还有嘴角边干
香的茶叶末的滋味，把漫长的雨夜装扮
得也有了趣味。

前不久，我还把雨夜吃蚕豆的回忆说
给母亲听，一旁的父亲插科说：蚕豆能健
脾除湿，雨夜吃蚕豆是对的。

父亲是位老中医，这话可信。

雨夜煮蚕豆
李丹崖

􀳁世情􀳁信笔扬尘


